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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 10 版）不管是春风得意的顺
境（这样的顺境少得可怜），还是身陷小
人群狼般的算计，这位智者总有办法让
自己快乐而达观。如果不是对生活有着
炽热的爱意，我们很难理解，为什么大师
在狼狈不堪的日子里仍然活得一丝
不苟。
　　苏东坡和岛上的原住民——— 黎族
人——— 友好相处，无事可做时，常到黎族
村子走走看看，天真的黎族儿童吹着葱
叶欢迎这位头发花白，身披竹笠的老人。
黎族父老对贬谪天涯的大师当然缺少理
解，但他们以质朴的笑容接纳他，还教会
了他如何烹制牡蛎。起初，苏东坡不敢
吃，品尝后，就尝出了海味之鲜美。他甚
至和儿子苏过开玩笑，调侃说：“无令中
朝大夫知，恐争南徙，以分此味。”——— 不
要让朝廷里那些达官贵人知道，以免他
们一窝蜂地跑来，把我的美味分走了。
　　缺少酒食，苏东坡屈指算着时日，明
天是邻居祭灶的日子了，他一定会给我
端来祭品，可以一饱口福：“明日东家当
祭灶，只鸡斗酒定膰吾。”
　　岛上没有好墨，苏东坡就自己动手，
几次差点把房子烧了。他还养成了采摘
草药的习惯，像一个辛勤的老中医，天天
把那些采自岛上各处的草药分门别类地
加以研究。
　　椰子是海南的特产，如同在惠州饱
食荔枝一样，在海南，苏东坡饱食椰子。
有一次，他喝完椰汁后，把椰子壳制成一
顶形状古怪的帽子。出门时，苏东坡就戴
着这顶椰子帽，沿路的人都停下来看稀
奇，苏东坡不以为然。他据此作诗，诗中
借题发挥说“东坡何事不违时”。令苏东

坡意想不到的是，这种高桶短檐的帽子
后来流入京城，士大夫们争先恐后地仿
效，人称子瞻样。只是，这些附庸风雅的
士大夫们制帽的材料，不是散发出海风
味道的椰子壳，而是上等的布料。
　　海南岛不仅物质匮乏，文化更是乏
善可陈。苏东坡的到来，对当地寥若晨星
的读书人来讲，无疑天赐福分。一位叫姜
唐佐的书生仰慕苏东坡的名声，于元符
二年（1099 年）九月前来拜访苏东坡。苏
东坡亲自指导他作文之法，他在苏家住
到第二年春暖花开时才告辞而去。临行
时，苏东坡书写了柳宗元的两首诗送给
他，并赠诗两句：沧海何曾断地脉，白袍
端合破天荒。意思是说海南虽与大陆隔
着大海，但并没有中断地脉的相连；海南
以前一直没有人中过举，将来破此天荒
的人一定是你。他与姜约定：等到将来姜
中了进士，他再把诗写完。
　　此后，姜唐佐到广州等地游学，并成
为海南第一个举人。他于崇宁二年
（1103 年）正月进京赶考，路过汝州，专
程拜访致仕在家的苏子由。见面时，他把
苏东坡当年写的两句诗拿给子由看，当
时，苏东坡去世一年多了。睹物思人，子
由涕泪纵横，提笔为哥哥写完了那首诗：
　　生长茅间有异芳，风流稷下古诸姜。

　　适从琼管鱼龙窟，秀出羊城翰墨场。

　　沧海何曾断地脉，白袍端合破天荒。

　　锦衣他日千人看，始信东坡眼目长。

问汝平生功业

　　古人早说过，人情同于怀土兮，岂穷
达而异心？年迈的苏东坡依靠诗歌、酒精

和对生命的渴望抵抗命运的荒诞。然而，
半醉半醒之际，仍然会有一丝丝伤痛爬
上心头，像是年代久远而弥足清晰的初
恋记忆，驱之不走，挥之难去。那就是
乡愁。
　　对他来说，故乡不是四川眉山，故乡
是云水阻隔的大陆。他不想死在海南这
座孤独的岛上，他想回大陆。毕竟，大陆
才是他的梦想和才华的歇脚地。
　　这一辛酸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他的
双脚重又站到了大陆的土地上，那是元
符三年，也就是公元 1100 年五月的事。
是时，25 岁的宋哲宗去世，宋徽宗继位，
贬谪的元祐大臣次第内迁，苏氏兄弟均
在其列。
　　在素有中国南极村之称的角尾乡，
我找到一座三面环海的小村落：放坡村。
这是雷州半岛的最南端，如同大陆探进
茫茫南海的一条手臂，对岸，便是苏东坡
困居三载的海南。
　　不知是归心似箭还是其他什么原
因，苏东坡在一个夜晚离开了海南。这是
六月二十日深夜，晚出的月亮挂在天上，
天空晴朗，万里无云，月光下是澄澈而又
暗流汹涌的琼州海峡。回顾贬谪天涯的
三年时光，苏东坡认为，这并没有什么值
得惆怅的，因为天涯的奇景异俗足以回
报所有的苦难：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
绝冠平生。
　　次日，苏东坡在雷州半岛一个叫鹅
房埠的地方登岸，他终于避免了当年曾

想象过的将死在天涯海角的命运。后来，
为了纪念苏东坡，鹅房埠改名放坡村。村
里，建有东坡书院，塑有东坡雕像。站在
村外高处，遥望海南方向，水天一色，云
海苍茫。沙滩上，一种叫单叶蔓荆的植物
匍匐生长，如同一张绿毯；绿毯中间，偶
有三两朵紫色的小花。追忆往事，岁月如
流，千年已逝。
　　回到大陆后，苏东坡一路北行。到达
英州时，朝廷下诏，恢复他朝奉郎的级
别，提举成都府玉局观，外军州任便居
住。按宋代惯例，一般会安排去职后的大
臣提举道教宫观，但并不需要真的去这
些宫观，而是据此领一份俸禄。这也就是
说，多年没有俸禄的苏东坡，又可以名正
言顺地拿一份薪水了。更重要的是，他可
以随便选择居住地。
　　但苏东坡一直拿不定主意，到底该
选什么地方安度晚年。他的朋友太多，这
些散居各地的朋友纷纷写信，请求他住
在自己的城市。苏东坡就这样走走停停，
停停走走，整个过程像一次自助旅
行——— 比自助旅行更愉快更幸福的是，
沿途都有朋友和仰慕他的崇拜者请他喝
酒赋诗，而诗人也乐此不倦。他在岛上寂
寞已久，太需要热闹和人气。
　　最初，他想和弟弟苏子由一起居住
在颍州，后来又觉得颍州离京城太近，担
心易惹烦恼。此外，他还考虑过舒州（今
安徽安庆）和真州（今江苏仪征），最终，
决定定居常州。

　　然而，意想不到的是，到常州不到一
个月，苏东坡竟因病去世，享年 66岁。
　　病势日炙，情知回天乏术时，苏东坡
把三个儿子叫到床前，向他们交代后事。
他说，我一生不作恶事，死后必不会坠入
地狱，你们不必伤心哭泣。他写给朋友维
琳和尚的信中说：“岭南万里不能死，而
归宿田野，遂有不起之忧，岂非命也无！”
在岭南极端困顿时也能快乐过活，一切
风平浪静后却一病不起，这难道不是命
运吗？
　　到达常州前，苏东坡曾在润州（今江
苏镇江）游金山寺，他在寺中无意间发现
了自己早年的一幅画像。细看年轻时的
模样，再想今日老病之身，乐观豁达的苏
东坡也不由悲从中来。他提笔在画像上
写了几句诗，这几句诗，完全可以看作他
留给这个冰冷世界的人生总结：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苏东坡弥留之际，他的家人和从外
地赶来的维琳和尚，以及钱世雄等为他
送终。维琳对鼻息渐弱的苏东坡说：现
在，你要想想西天。苏东坡却说：西天也
许是有的，但空想又有什么用呢？钱世雄
说，你就勉强想想吧。苏东坡的最后一句
话是：勉强想就错了。
　　苏东坡去世后，苏子由把他安葬于
河南汝州郏县的一座山上。很巧，这座山
的名字也叫峨眉山——— 在距苏东坡的故
乡眉山不远，那里有另一座峨眉山。
　　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清。现在，苏
东坡去世了，一种生活方式就此徐徐拉
上帷幕。
　　在不绝如缕的纷争与迫害中，他努

力营造过自己的小世界。在这个小世
界里，他那些饱含内心情愫的诗文顺
着手上的狼毫源源不断地流淌而
出——— 它们感动了一个时代和一个国
家，更感动了难以计数的后来人。从苏
东坡的故事里，我们看到了一个智者
的形象。
　　弹指一挥间，900 多年过去了，曾
经照耀过大师的月亮还在，滔滔岷江
还在，黄州的赤壁与海南的椰风还在，
只是，斯人已逝，除了那些生动的文
字，我们已经无法想象得到，在世上，
曾经有过这么一个时代，这么一个文
人，这么一种生活方式。
　　但他们的确存在过。在这颗小小
的星球上，在这颗小小星球的太平洋
西岸，在一个叫作中国的古老国度，欢
笑与泪水都曾经那样生动而清澈。逝
者已远，但回忆和怀想却可以拉近我
们与他的距离。
　　……
　　在那本关于苏东坡的小书中，我
曾试图总结苏东坡。十几年过去了，我
仍然坚持当年的总结———
　　苏东坡是一个形容词。他去世的
900 多年间，人类变化何其广大，他却
是一种不变的永恒。他是诗人、词人、
散文家、画家、书法家和生活家，但他
的精神和这精神留给我们的，却不仅
仅是这些空洞的词语所能概括。
　　苏东坡是一个让我们念念不忘的
奇迹，一个乐观、豁达而又智慧的形容
词。要言之，他象征着即便在苦难的放
逐中，一个真正大写的人，仍然能够完
整地、完美地创造自己的世界。

从“大功臣”到“功成身退”，一道海堤一甲子

本报记者陈弘毅、林超、张华迎

　　一道 500米宽、十多米深的海峡，曾隔开了福
建第二大岛东山岛和大陆。千百年来，岛上居民
只能“靠天过海”，生活艰难。
　　 1960 年，出于战备和发展经济的考量，在时
任县委书记谷文昌同志的力推下，全县军民齐上
阵，一道“移山填海”的八尺门海堤工程让天堑变
通途，同海堤上兴修的“南方红旗渠”向东渠一道，
让东山的经济社会发展驶上了“快车道”。
　　然而，近年来由于海堤切断自然水体，无序养
殖等原因，八尺门海域水质不断恶化、泥沙淤积。
曾经的“致富堤”对生态的负面影响越发显著。当
地群众说“再不打通海堤，东山就将成为半岛”。
　　 2010 年，出于保护生态、发展旅游等多方面
考量，东山正式提出拆除八尺门海堤，逐步恢复海
域生态。历经十余年坎坷，海堤终于基本明确拆
除时间。历经了一甲子，完成肩负的历史使命的
八尺门海堤即将“功成身退”。一条海堤的故事，

折射的是 60 年的历史巨变。

从“伤心渡”到“致富堤”

　　在台湾海峡南翼的“海上明珠”福建东山岛，
一湾平均宽度 500米、深十几米的八尺门海峡，扼
守东山与大陆交通的咽喉。历朝历代以来，这里
水深浪急，渡船成了维系东山与大陆的唯一交通
方式。
　　一块上书“陈平渡”的石碑静静地立在过去的
八尺门渡口。唐总章二年（669 年），陈政、陈元光
率五十八姓氏将士开拓闽南、部将陈平进驻东山
岛，涉海结草为庐，拓荒孤岛，造福于民。后人感
念先祖开基之劳，将此渡口命名为“陈平渡”。
　　清初，郑成功曾屯兵东山筹划收复台湾，为杜
绝郑军与外界联系，清廷在渡口筑八尺高的界墙
炮台并驻兵把守，此地遂改名“八尺门”。
　　千百年来，八尺门成了东山人进出岛的必经
之地，位于八尺门旁的杏陈镇后林村见证了其间
的种种“悲欢离合”。78 岁的村民林自田回忆说：
“八尺门虽然与陆地的最近距离不过五六百米，可
是这片海域水深浪高。新中国成立前不时发生翻
船事故。1948 年，这里曾发生过‘九尸十命’的惨
剧，一个腹中的胎儿，还未来得及降临人世，就随
母亲被大海吞没。”
　　“因为进出岛交通不便，也导致了东山长期经
济发展滞后。”土生土长的东山人、福建省谷文昌
精神研究会会长黄石麟说，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之
初，东山不少村庄极度贫困，群众住的是茅草屋，
常常食不果腹，孩童衣不蔽体。不少人甚至一辈
子都没有出过岛。
　　新中国成立后，东山因扼守台湾海峡南缘的
战略位置，成为了边防前线。在朝鲜战争停战协
定签署前的 1953 年 7 月 16 日凌晨，一万多人的
国民党军队对东山岛发起了突击作战。
　　“那天天刚蒙蒙亮，国民党军队就在八尺门附
近空投了大量伞兵，妄图切断八尺门的交通，阻断
增援部队入岛，攻占东山。在八尺门渡口，因解放
军靠有限的木船渡海，加上要躲避国民党飞机轰
炸扫射，部队进岛速度不快。”林自田回忆说。在
当地公安部队和民兵浴血奋战几天几夜后，国民
党军队最终未能得逞。
　　林自田回忆，东山保卫战发生时，“东山人更
加急切地呼吁，尽快修通一座连接大陆与东山的
‘通衢’，让东山人早点过上好日子”。
　　 1959年盛夏的一天，时任东山县委书记谷文
昌来到八尺门渡口。跳下吉普车，谷文昌看到岛
上的居民排着长长的队伍等渡船，摇楫前进的渔
船在风浪中颠簸，不禁眉头紧锁。来到一户农家，
年过六旬的老翁告诉谷文昌：自己的儿子出海打
鱼遇上台风再没回来。儿媳生下孙子不久后，搭
船到对岸去割草打柴，遇上大风，船翻了，人也没

了……
　　听到此，谷文昌动情地拉着老翁的手说：“大
爷，我们的工作没做好，让您受苦了！”
　　“回到县委，谷文昌老书记马上给省委写报
告，呼吁修建八尺门海堤，并提出了三个迫在眉睫
的原因：解除群众出行之苦、发展海岛经济、有利
战备国防。报告提交后，省委很快批准，并拨款
200万元。”黄石麟说。
　　林自田清楚地记得：“1960 年刚过完年，在当
地人一阵热闹的鞭炮声中，八尺门海堤动工了。
一听说要修堤，全县生产队的男女老少全都报名
参加了。每天在八尺门，从早到晚都是整齐划一
的口号声，大家干劲十足。”
　　谷文昌提出：艰苦奋斗，自力更生，村村建打
石队。石匠出身的谷文昌看到当地的工匠不太在
行，便手把手地教。为了不影响工期，还特意从家
乡河南林县请来了石匠。钢钎、铁锤、竹杆、麻绳、
铁丝、独轮车……“工地上热火朝天，虽然用的全
是农耕社会原始的工具，但大家依然干得起劲。”
林自田回忆说。
　　八尺门水深流急。木船太小，便几只钉在一
起，载着石块按桩号往海里填，几船石块下海，溅
起一圈水花，有如精卫填海！两道小堤填出来了！
接着抛沙，抛一层，然后用小石头盖一层，再一边
填石、一边填土，要求填得“大一点、厚一点、牢一
点”，以确保质量。
　　一组数据揭示了八尺门海堤兴建背后的不
易：海堤建造于最为艰苦的三年困难时期，在谷文
昌的带领下，东山人民勒紧裤带，扛石填土，一共
投入 46.8 万工，完成砂、土、石 45.8 万立方米(其
中石 14.1 万立方米)。建造这一“卧海巨龙”，仅
用了一年多时间，花了 173万元，结余 27万元。
　　 1961 年 6 月，八尺门海堤胜利竣工，一条底
宽 110米，堤面宽 13米，大堤高出水面 5米，全长
569米的海堤有如飞虹，横跨海峡，蔚为壮观。
　　“那时候，我才不满 20岁。海堤贯通的那一天，
全县人民跟过年一样全部涌到八尺门，一些一辈子
没出过岛的老阿公、老阿婆在儿孙的搀扶下，走上
崭新的海堤抹着眼泪说，‘这辈子都想不到可以走
到对岸’。”林自田至今难以忘记那天的画面：“祖祖
辈辈东山人的梦想终于变成现实，我们真是赶上了
一个好时候，从此以后，东山才迎来了大发展！”
　　八尺门海堤贯通几年后，一座高 21 米、长 4
公里的雄伟引水工程“向东渠”从海堤上跨过，清

澈的泉水滚滚流入东山，彻底解决了生产生活
缺水的瓶颈。这条海堤，如把利剑斩断了东山
的贫穷，也成为东山腾飞的基础。四面八方的
大小车辆，在海堤上往来穿梭；人员流动、物资
流通、信息交汇。
　　“近年来，东山 5次成为全省县域经济发展
十佳县，入选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
名单，生态环境越来越好、海洋经济蓬勃发展、
全域旅游红红火火，百姓生活越来越好。东山
的巨变，八尺门海堤是‘大功臣’。”东山县委书
记洪泰伟说。
　　在“陈平渡”石碑的不远处，一块“海上飞
桥、人间奇迹”的石碑挺立着，无言地叙说着“伤
心渡”变为“致富堤”的故事。黄石麟说：“海堤
修好后，有人问谷文昌老书记‘你是怎么想到修
海堤的？你的胆量可够大啊！’他淡淡一笑‘党
是伟大的，人民是伟大的，我自己能算得上什
么’？”

  海峡淤积、水质变差，群众期

盼“拆堤还海”

　　一甲子光阴流逝。如今，八尺门海堤两侧
因常年水流被阻断而不断淤积，加之早年的无
序养殖，水质逐步变差，海堤拆除工程已提上
日程。
　　“修建海堤的时候，谷文昌老书记曾提出在
海堤中央修建一个涵洞，确保两侧的海水可以
贯通。但是，受当时特定历史时期的技术条件
和资金所限，最终这一设想没有实现，八尺门海
堤为实体堤坝，没有涵洞。从此，八尺门两侧海
水的自然交换被阻断了整整 60年。”黄石麟说。
　　八尺门海堤西侧 2公里是近年新修的东山
特大桥。从这里开始，海峡的水面渐渐缩小。
近日，记者在退潮时来到海边，看到桥下已经显
露出厚厚的淤泥，两岸附近的水流几乎停滞，逐
渐露出了滩涂。退潮到最低水位的时候，桥下
水面只剩下 50米宽，桥外最窄的水面只剩下了
十几米的“小沟”，难以想象 60年前这里即便是
退潮时，水面也能宽达数百米的景象。
　　在海堤旁养鱼的 72 岁后林村渔民林双喜
告诉记者：“小时候家里大人在八尺门用一根十
多米的竹竿往下放，竹竿放完了还没碰到海底；

现在只剩下了 3 米。我家渔排下面的水算深
的，也不超过 5米。”
　　多位养殖户说，上世纪 90年代随着网箱养
殖的兴起，八尺门海域因水深浪小而受到青睐。
短短数年间，海面上就布满了密密麻麻的网箱。
“那时候就是先到先得，谁围了这块海域，就是
谁家的养殖基地。”后林村老人会会长林合强
说，网箱养殖的饲料常年沉积在海底，一层叠一
层，越来越高，水质逐年恶化，从上世纪 90年代
后期开始，八尺门海域的水质就不如从前了。
　　如今，八尺门海堤西侧已经长满了杂草。
海堤南部码头的地面上散落着一些饵料和贝
壳，高温之下散发出一阵阵腥臭。海堤两侧的
水体呈墨绿色，几乎静止。并不宽阔的水面上，
密密麻麻地分布着几十个渔排，四周散落着白
色的泡沫浮球。
　　尤其让海堤附近养殖户欲哭无泪的是，每
到天气变化的时候，水底的污泥就会起变化，养
殖的鱼虾很容易缺氧死亡。村民曾英顺今年
62 岁，他的虾池和滩涂养殖地就在桥附近。一
个多月前，他投放的 50多万只虾苗全部因为缺
氧死光，还死了一部分螃蟹，亏损了 2万多元。
　　不少养殖户告诉记者，从上世纪 90年代开
始附近村民在这片海域养殖。一开始水质较
好、水也很深，可以养石斑等名贵的鱼种。现在
不敢养殖名贵的，只能养一些小杂鱼。遇到好
的年景赚点钱，大多数时候都只能保本甚至
亏损。
　　东山县磁窑村支书曾亚聪告诉记者，海堤
修筑初期长度为 620 米，但随后两岸群众不停
地围垦海堤附近海域用于养殖，现在八尺门海
堤在海上部分只剩下了 420米。原来两岸还是
土地或沙滩，天蓝水清沙美，如今已经是又厚又
臭的淤泥：“桥下的淤泥每年都在增加，大概每
年增加 10公分。水深养鱼、潮水养鱼。现在八
尺门这里水又不深，又没有潮水，还能怎么养
鱼？”
　　而 2019年中央环保督察组也通报称，诏安
湾水质超标严重，已由 2016 年的二类降至
2019年的劣四类。
　　自然资源部海洋研究三所教授级高级工程
师于东生长期研究海洋动力与环境，对八尺门
海堤造成的淤积和污染问题也十分关注。他
说：“八尺门海堤切断了诏安湾与东山湾的水体

交换，导致了‘两湾’海洋动力强度下降，海水交
换和自净能力减弱，海洋生态环境压力进一步增
大。”
　　洪泰伟告诉记者，随着时代的发展，八尺门
海堤的交通功能日渐弱化。进入 21 世纪后，东
山陆续新建了八尺门跨海大桥和大产大桥，完全
满足了东山岛与陆地的往来需求。为恢复被截
断的东山湾、诏安湾两大海湾的自然属性，更好
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漳州市决定将八尺门海堤
打开，这座为东山发展立下汗马功劳的“功臣”海
堤即将“功成身退”。

老海堤即将“功成身退”

　　福建省水产研究所于 2014 年编制了《海洋
环境影响报告书》，对八尺门退堤还海工程的研
究结论显示，实施退堤还海有利于从根本上解决
八尺门海堤两边海水不能互通和海底淤积等问
题，有效改善两湾的海洋生态环境。
　　于东生曾参与过此前的厦门市集杏、高集等
海堤的开口工程。他分析说，参照相关的研究数
据，八尺门海域贯通后，预测每天将有 3000 万立
方米的海水由东山湾进入诏安湾，分别约占“两
湾”纳潮量的 2.28% 和 4.42%。
　　“由于诏安湾和东山湾潮水存在落差，一旦
海堤开口，新鲜的海水就将源源不断地流入八尺
门海域。这有助于‘两湾’之间的水体交换，极大
地改善海湾环境质量。巨大的潮汐量也将把海
底沉积多年的淤泥逐步冲走，让八尺门海域渐渐
回到过去的状态。”于东生说。
　　记者了解到，漳州市、东山县两级将八尺门
海域贯通工程列为重点项目工程，并于 2012 年
启动前期工程。目前项目一期工程完成施工、监
理招投标；项目二三期护岸工程正在加紧推进，
已累计投入资金 2500多万元。
　　当地政府和群众期待，随着海域贯通，海洋
环境逐步改善后，也有利于将东山县打造成海峡
西岸的国际旅游海岛，促进当地经济和旅游
发展。
　　然而，由于涉及引水工程改造和养殖清退、
资金短缺等问题，八尺门海域贯通工程的主
体——— 海堤拆堤的工作不断延后。目前除了一
些前期铺垫工作外，海域工程仍未进入主体实施
阶段。
　　东山县海洋与渔业局局长何伟湃说，东山岛
内供水主要依赖岛外引水，目前仅能通过一个引
水渡槽调引，而其中一节渡槽曾在 2014 年试水
过程中掉落，因此建在八尺门海堤上的向东渠仍
是重要的备用引水渡槽。为确保岛内饮水安全，
东山县决定在第二水源项目建成后再正式启动
海堤拆除工作，因此推迟了拆除海堤的时间。目
前预计第二水源项目将于 2021 年 6 月底完工 。

届时，海堤就将正式开始拆除。

　　洪泰伟说，拆除海堤外，海域贯通还需进行两
岸防波堤加固、桥墩防护、虾池拆除、养殖清退、航
道清淤等工程，经专家测算还需投入七八亿元。
“海域贯通工程是公益项目，投入巨大但短期内几
乎没有经济效益。但是，出于东山长期发展的需
要，必须‘一任接着一任干’，让这片海域重归碧海
蓝天，鸟飞鱼跃，还百姓以更好的生态。”
　　“当年建设八尺门海堤，是为了东山发展得
更快，如今还堤于海，也是为了更好的碧水蓝
天。”黄石麟说。
　　“我们对八尺门海堤有很深的感情，”林自田
告诉记者。陪伴了东山人 60 年的海堤即将被拆
除的消息传出后，勾起了不少东山人的回忆。前
来和海堤拍照合影的人络绎不绝。
　　后林村老村干部林静雄说：“60 年前，八尺门
海堤带动了东山经济的腾飞。没有海堤，就没有
东山的今天。现在，海堤的使命完成了，它的消
失是为了更好地保护生态。”

八八尺尺门门海海堤堤（（右右下下））和和八八尺尺门门大大桥桥（（左左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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